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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做“切瘤”手术

“三号区域膜已掀开，往东南
平移两米开挖，土层含水量高，铲
斗别太满，挖完立刻覆膜。”陈锦
国沿着临时铺设的碎石路走下高
坡，对着对讲机叮嘱。他身后的
挖掘机，正将混杂着塑料、织物和
污泥的陈年垃圾装入等候的渣土
车。还未等粉尘飘散，一旁的雾
炮机就喷出细密的水雾，将扬尘
锁在原地。

“这活儿，精细得像做手术。”
陈锦国刚到这里时，面对的还是
一座约110米高的“垃圾山”。如
今，“山体”已削去约15米。位于
罗湖红岗路清水河路北侧的玉龙
填埋场于1983年启用，是深圳早
期建设的城市垃圾填埋终点站，
那时人们习惯称它“玉龙坑”。
2005年底，填埋场正式封场。

早年的荒郊野岭，今天已成
为城市中心区域。“垃圾山”像城
市的巨大肿瘤，与周边建成区格
格不入。而土地资源的紧缺，又
倒逼城市从根本上探索“垃圾山”
治理新路径。

2024年，随着深圳“整体规
划、连片开发”战略落地，这片填
埋场迎来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
机。目前，这里每天开挖垃圾
6000立方米，每天筛分5000吨
各类垃圾，每天进出渣土车500
至600车次。

给垃圾装上“呼吸系统”

站在观景台上，中兰环保技
术负责人赵文阀指着天幕覆盖的
核心作业区：“这是现在国内最大
的天幕系统，最大跨度280米，是
我们破解‘邻避效应’的关键。”

“它就像给填埋场搭了个巨
型帐篷。”赵文阀比画着。这套系
统不仅实现视觉阻隔，还安装了
除臭喷淋系统，能有效降尘除臭、
控制污染。

顺着他指的方向，数十根白
色管道从堆体中伸出，连接着远
处的鼓风机。

“这是快速好氧预处理系统，
我们每隔15米就梅花状布置注

气井和抽气井，通过空气流通，加
速堆体中有机物的降解，降低堆
体的甲烷和臭气浓度，相当于给
垃圾堆体安装‘呼吸系统’。”

不远处，一台雾炮车缓缓驶
过。赵文阀特意停下脚步，指着雾
炮出口的添加剂罐解释：“里面是
植物除臭剂，不仅能降尘，还能分
解臭气分子。风大的时候，水雾在
阳光下能映出好几道小彩虹。”

上午10时，“00后”环境监测
员成后冰背着便携式监测仪，踏
上了当天的第一趟巡检路。他蹲
下身，将监测仪探头贴近地面。
屏幕上跳出一组数据：“甲烷浓度
0.3%，硫化氢未检出，臭气浓度8，
全部达标！”这个戴眼镜的年轻
人，话语里透着骄傲：“我们的标
准比国标严格得多。在这里上
班，白衬衫穿一天，领子都不脏。”

他的底气，来自遍布全场的
智慧监测网络。深层位移、边坡
稳定、地下水水质、噪音分贝……
数据每秒刷新。“以前靠腿跑点，
现在靠数据说话。”成后冰说，“垃
圾山”能让人安心穿白衬衫，靠的
都是硬核科技。

开挖的垃圾变成宝

在玉龙填埋场的筛分车间
里，一场垃圾的精细分解正在上
演。深能环保项目负责人赵立超
解释，这些垃圾包括渣土、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污泥、库底污染
土。其中，生活垃圾经筛分后，轻
质物可运往能源生态园焚烧，实
现价值转化。

“在焚烧车间，它们充分燃烧
后，产生的烟气在850℃以上的
高温中至少停留2秒，彻底分解
二噁英。经过多重净化，最终烟
气排放的指标全面优于欧盟标
准。”赵立超说，玉龙填埋场的陈
腐垃圾筛分后，轻质可燃物设计
量为33万吨，燃烧后发电量达1
亿度，相当于2.6万户家庭一年的
用电量。

上午11时，渣土车司机陈师
傅把车开进自动冲洗区。高压水
枪喷出扇形水雾，将轮胎上的泥
土彻底冲刷干净。“你看，就这样
上路，保证不带一点泥。”

陈师傅这趟的目的地，正是
赵立超说的能源生态园，离填埋

场几十公里。在那里，垃圾将完
成从废弃物到清洁电能的蜕变。

“以前总觉得垃圾脏，现在才知道
它们是宝。”

“玉龙坑”将成“聚龙园”

夜幕降临，“玉龙坑”依然灯
火通明。调度中心的屏幕上，每
辆渣土车的行进路线清晰可见。

不远处居民楼里透出温暖的
灯光，与工地照明交织成一片。

成后冰站在观景台围栏边，
望着规划图上“山水云台·数创智
谷”的字样，满是期待：“等这里清
空、修复，就会成为新的产业空
间，将来是一个‘群龙’聚集的科
技园区。”

“看着‘垃圾山’一天天变小，
心里挺舒坦的。以后这里变成科
技园区，环境好了，家也更宜居
了。”家住万科第五园的居民张先
生坦言。

根据规划，这里将完成逾
410万吨陈腐垃圾治理，释放约
30公顷产业用地，初步规划开发
规模超百万平方米，预计可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超150亿元。罗湖
区计划在这里布局研发、中试、数
字服务等产业链，打造成数字产
业聚集的智创高地、城市与自然
共生的生态绿谷。

“玉龙坑”的治理模式得到了
专家认可。在北京大学环境能源
学院副院长徐期勇看来，它的治
理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修复，可能
重塑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

“老旧填埋场缺乏防渗系
统，很像城市肌体的一个肿瘤。
全量开挖与生态修复，正是为城
市实施一场精细的外科手术，彻
底清除病灶，让这片土地重获新
生。它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的
环境问题，也为产城融合提供了
新的空间载体，为超大城市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徐期勇
说。

天幕之下，“垃圾山”正在一
点点消失，“玉龙坑”的凤凰涅槃
才刚刚开始。

综合新华社、《深圳晚报》报
道

连根拔起110米高“垃圾山”盘活大家眼中的“负资产”

深圳这个“脏活”为啥干得干净漂亮
2025年12月底的一个清晨，罗湖区银湖山麓一派火热。挖掘机调度员陈锦国拧开装满浓茶的水杯，走进驾驶室。他面前

的玉龙填埋场，被一块11.69万平方米的超大绿色天幕覆盖。天幕之下，数十台挖掘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这里是玉龙填埋场，

沉睡着255.15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体量足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泳池。这是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

治理工程，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肿瘤切除手术”正在进行。

工程车在晾晒车间搬运垃圾。施工人员在天幕下进行开挖作业。

2025年12月25日拍摄的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 新华社发


